
我祖母的娘
家在吴家桃园，
是鲁西南一个寻
常的村庄。几年
前我三舅爷从东
北回来，要去祭
祖，是我开车带
他们去的。只
见一条条水泥
路，一出出庄稼
院，几乎不见树
木，哪何来桃园
这样的名字？

父 亲 的 记
忆中，吴家桃园
却是另一番景
象。一出出大
院，灰墙灰瓦朱
漆大门，高墙森
严，墙角上有哨
亭 ，宛 若 一 城
堡。墙外河流
环绕，河畔大片
大 片 的 桃 树
林。春天的花
季，登上哨亭望
去，粉的白的满
是桃花。

当 年 吴 家
的日子过得富
裕，从我大舅爷
识文断字这点，
就 可 以 推 断 。
那个年代能上
私塾的，多是富
家子弟。据说
吴家祖上藏有唐伯虎的画，却毁于兵
燹。不知吴家发达于哪个年代，只知
到解放前，至少祖母的父亲这支就败
落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的大舅二
舅去了东北；六十年代初，三舅也去
东北投奔其兄；九十年代，我祖母去
世的时候，吴家桃园已没有很近的本
家。这次我们在村上寻来找去，找到
一支近门子，都是年轻人，隐约知道
点过去的事，带我们去吴家老林，找
到大概埋葬着三舅爷父母的那块土
地。

吴家桃园的桃树林什么时候毁
的，我不知道，大概和高墙一道吧。
一段历史销声匿迹，空留“吴家桃园”
这个极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曾经的
桃林，曾经的豪气，曾经的模样，都只
留在我父亲那代人童年的记忆里。

■苗青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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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后，闫阿姨告诉同伴们，今晚要早休
息，明天早起开始北京的活动。咱们明天第一站
要去的地方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让同学们参
观了解中国的最高学府，树立考上清华北大的志
向。第二天早上，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游览国家博物馆。第三天去八达岭长城，做个登
上长城的好汉。第四天要去中国科技馆，然后再
去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参观鸟巢和水立方……

闫阿姨说这些行程的时候，同伴们惊喜地听
着，这些在课本里见到的地方，没想到会真能来到
这里啊。先是豆荚惊喜地尖叫了一声，其他同伴
们也跟着欢呼起来。

小荞跟着闫阿姨回到房间。闫阿姨问小荞：
你知道豆荚为什么会在吃晚饭时被撑得哭了吗?

小荞说：我知道，豆荚说，她从来没吃过这么
好的饭菜。她想使劲吃，才撑哭了。

闫阿姨点点头，叹息一声，对小荞说：小荞，豆
荚是咱们微公益协会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如果不
是因为救助她，也就没有现在的微公益协会。

小荞认真地听闫阿姨说着。闫阿姨走到桌
旁，打开电脑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微公益协会发
展的文章，其中第一部分就涉及救助豆荚的故事，
来，你坐下，我念给你听。

小荞乖顺地坐在闫阿姨身旁的椅子上，侧耳
听闫阿姨用好听的普通话读她正在写的文章：

五月，花红柳绿的时节。
孙建涛和几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开车行驶在乡

间小路上，四处寻觅镜头里的风景，他们经过一处
破败的石墙院落时，一个两岁多的孩子闯入了孙
建涛的相机镜头里。

孩子站在她家大门外的一棵树下，留着毛茸
茸的平头，脸上显出青紫的颜色，看不出是被脏污
涂抹还是摔打瘀伤所致。她捧着一个脏兮兮的奶
瓶，痴呆呆地看着孙建涛一行人。

阳光落在孩子身上，就像落在一棵刚刚破土
萌芽的小草上，毛茸茸的让人心生莫名的疼痛。

正是这种心疼的感觉，促使孙建涛招呼同行的
伙伴杨斌停车朝那女孩走过去。孙建涛和杨斌走
到孩子跟前，才看清这个留着平头的孩子是个女孩
子，女孩看着孙建涛走近她，没有躲避，甚至连眼皮
都没眨，依旧叼着奶瓶呆呆地看着孙建涛一行人。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不说话。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女孩还是不说话，她只是绷紧嘴巴，把奶瓶的

奶嘴咬得更紧了。孙建涛再问她，女孩受到惊吓
似的，呜呜啊啊地哭出了声，眼泪淌在她脏兮兮的
脸蛋上。孙建涛正欲低声劝她时，院落里突然闯
出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那男孩留着和女孩一
样的平头，浑身黝黑，瘦得就像一条影子。还没待
众人反应过来，那男孩子便拽着女孩朝家里跑。
女孩被男孩子拽得趔趄不止，哭得愈加响亮，那男
孩子不说话，却伸出左手，啪啪地打在女孩身上。

孙建涛一行人赶上去，正欲制止男孩打人，院
落里一阵狗吠，一个面相憨实的中年男人从屋里
迈出来，他冲到男孩跟前，大声斥责他，弯腰把女
孩拽到身边，抱起女孩哄了哄，低眉顺眼地看着孙
建涛一行人，小声说了一句：来啦？进屋坐坐不？

一行人打量着这个破落的院子，院墙残缺，房
屋破败，偌大的院子里除了汪汪乱叫的黄狗，能吸
引人的就是一座灰土灶台。

孙建涛走到灶台前，掀开锅盖看了看。铁锅
里是一团黏糊糊的黑色糊状物，好像是清水煮的
地瓜粥，或者是煮烂已经发酵的土豆片。一阵酸
馊的味道让孙建涛皱了皱眉头。杨斌围过来，探
头朝铁锅里看，彼此叹息。

孙建涛问抱着女孩的男人：这就是你家吃的
饭吗？

男人点点头。
孩子们也吃这样的饭？
男人还是点头，孙建涛刚要继续问他，却见屋

内闪出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那女人的年龄
与男人相仿，她的脸上也是青紫交替，看不清面

目。那女人扶着门框，冲孙建涛一行人发出了嘿
嘿的笑声。她笑了几声，又戛然而止，神情惶恐地
盯着院子里的人。

这显然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再看那男
孩子，被斥责之后，便缩了身子蹲在屋檐下，低头
不作声。

孙建涛对男人说：我们能进屋看看吗？
男人似乎没有完全听懂孙建涛的话，只是犹

豫着侧了侧身子，抱着女孩朝屋里走进去。孙建
涛和杨斌走进屋，一股浓重的腌臜气味扑面而来，
屋子里光线昏暗，墙壁被烟火熏染得看不清颜色，
定睛细看，对门的屋子中间，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
桌，地面上横竖着几条板凳，靠近屋门的角落里，
堆着十几个皱巴巴的土豆。

随着几声沉闷的咳嗽声，孙建涛看清了，屋子
东边的床沿上，坐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妪。这间
屋子里，除了一台充斥着发霉气息的黑白电视机，
再也看不到一件奢侈的物品。

孙建涛端起相机，把这个贫困家庭的真实场
景拍摄了下来。快门啪啪闪烁不停，屋子里的气
氛沉默得让人窒息。

孙建涛问男人：你家平时靠什么生活？
男人的嘴巴抽了抽，忽然说：不怕你们笑话，

俺家这日子真是没盼头了。俺老娘有病，股骨头
坏死走路都不利索。俺媳妇有精神病，对孩子不
管不问，门外的那个是俺儿子，从小就得了自闭
症，性格怪僻，八岁了还不会说话。

孙建涛问：你抱着的女孩子叫什么？
男人答：这是俺闺女，叫豆荚。男人吭哧了一

声说：俺家这日子，就靠俺在附近打工挣点钱养
家，现在家里全是病人，俺不敢离开家打工了，只
能指望种点地生活。

孙建涛看着男人，犹豫了片刻，对男人说：你
家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就会毁了这个女孩子。

男人答：可不，现在豆荚跟着她哥哥学，稍稍
看不见，她就跟着她哥哥吃脏东西，喝脏水，现在
两岁多了还不会说话。

众人正叹气，不料男人看了看众人，又说：俺
看着你们不像是坏人，如果你们愿意，就把豆荚抱
走吧，她再待在家里就毁了。

男人的这番话让孙建涛一行人不知该如何回
应，孙建涛过去看了看那女孩，女孩好像听懂了她

爸爸的话，低下头不敢看孙建涛。
一时间，孙建涛和杨斌一行人，面对这个家庭

的困窘状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临走的时
候，孙建涛和杨斌凑了二百块钱，放在了豆荚家的
木桌上。

孙建涛说：给孩子买点吃的东西吧。
孙建涛和杨斌走出院子，默默上车，走了很长

一段路，孙建涛忽然说：咱们得救救这个小女孩。
怎么救？她爸爸想让咱抱走她，可是咱抱走

怎么养活她？
是啊，抱走可以，怎么养活？养活也不难，怎

么给她应有的未来？抱走这个叫豆荚的可怜女孩
子，就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担当。谁有
能力这么做？万一这女孩子以后有个三长两短，
谁能负得起责任？可是，如果对这个女孩子放任
不管，这孩子一辈子就毁了。

咱们要把这个女孩子带出去，让她去城里生
活，让她接受好的教育。孙建涛说：咱们必须给她
找个爱心人士资助她，给这孩子一个未来。

去哪里寻找愿意帮助豆荚的好心人呢？目前
只有网络这条路传播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在没成立专业的公益协会之前，孙建涛他们
这个以摄影为爱好的团队，曾经尝试做过救助弱
势群体的活动。他们找到县内几家企业，忐忑不
安地去敲人家的门，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可是一
些企业，要么以企业困难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请
求，要么推托太忙，改天再聊，或者干脆就直接拒
绝了他们。吃过几次不软不硬的闭门羹后，他们
已经没有信心再去敲门求助了。

发布豆荚的求助信息，题目用了六个字：救救
这个孩子！

可是，豆荚不仅是需要穿上一身衣服，吃上一
顿好饭，也不是一沓钞票的帮扶，而是需要彻底改
变这个孩子的生存环境。

眼看这孩子到了入托上学的年纪，如何解决
这孩子的入托问题，成了摆在孙建涛和伙伴们面
前的难题。

孙建涛和杨斌接连去了豆荚家五次。每次去
都会对豆荚的父亲提出新的想法，和豆荚的父亲
商量，如何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豆荚的父亲欣
然同意：只要为了这个孩子好，俺舍得把孩子交给
你们这些好心人。

豆荚的求助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终于有
好消息传来，县里鸿润食品公司的老总，表示愿意
资助这个孩子。孙建涛和众人惊喜不已，当即去鸿
润公司沟通这事。在公司办公室里，孙建涛和他的
伙伴们详细介绍了豆荚目前需要解决的困难。

鸿润公司的老总叫王德定，素来热心公益事
业，经常资助弱势群体，参与公益活动。随着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王总参与公益活动的事迹也被众人
所知。孙建涛之前和他也有过接触，对于救助和帮
扶，这位面相温和的南方老总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孙建涛对王德定介绍豆荚的情况时，语气里比
往日来求助时多了一些谨慎：王总，救助豆荚，和以
往的情况不同，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接出来，让她
来城里入托上学。王总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要
彻底帮助这个孩子，只能给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豆荚现在已经两岁半了，按照入托孩子的年
龄，再过两个月就该上学了，所以如果打算接她出
来的话，现在就要着手去做这件事。

王总说：这孩子的入托费用我全包了。
初步商定以后，王德定经理提出要去豆荚家

看一看实际情况。事不宜迟，一行人赶到豆荚家
里。目睹了豆荚家的贫困状况，王总潸然泪下：再
穷也不能穷孩子。每次看到受苦的孩子，我从心
里感到难受。

孙建涛对豆荚的父亲提出想把豆荚接出去上

学时，豆荚的父亲弯腰给王总鞠了一躬：俺真想给
你们这些好心人磕个头，豆荚跟着你们，俺家一百
个放心。

既然有了王总的承诺和资助，孙建涛和杨斌
心里便踏实了下来，开始联系豆荚入托的事。只
是刚开始便遇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如果让
豆荚入托公立幼儿园，按照相关政策，豆荚的家不
在城区，不符合入托城区公立幼儿园的规定。反
复协调多次，没有一家公立幼儿园答应这个请
求。从决定救助豆荚的五月开始，一直到快要开
学的八月底，豆荚入托的事始终不能解决。

王德定经理说：那就让孩子去私立幼儿园吧。
可是，私立幼儿园的费用要比公立幼儿园高

很多。再说，豆荚上学，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
持续很多年，接下来的费用谁来承担？孙建涛打
听了私立幼儿园，每年费用要在两万块钱左右。

定下幼儿园之后，王德定把入托的费用转给
了孙建涛。

孙建涛打电话致谢：感谢王总，您让这孩子有
了盼头。

不料王总说了一句看似幽默的话：我这个老总
的奔驰车开了七八年了，本来想换一辆新车开，现在
不换了，把钱用在救孩子身上，比我开新车有意义。

开学之际，孙建涛和伙伴们把豆荚接到了城
里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开始了她崭新的生活。他
们以为救助这个孩子这就算完成了，可以松一口
气了。只是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豆荚还是给他
们出了不少难题。

豆荚吃住在幼儿园里，不料没几天，就开始拉
肚子、发烧。幼儿园通知孙建涛去接孩子看病。
医生告知检查结果，这孩子拉肚子的原因是饮食
引起的肠胃不适。细问才知，豆荚之前在家里吃
的东西太差，现在刚一开始吃好东西，肠胃反而不
适，才引起拉肚子。

豆荚需要住院进行系统治疗。
接连半个月，孙建涛和伙伴们轮流照顾豆荚。
豆荚乖顺地按照医生的嘱咐打针、吃药，乖顺

地接受叔叔阿姨们的照顾，只是豆荚一直不说话，
她只会瞪大眼睛无助地看着身边这些为她忙碌付
出的好心人。

这孩子怎么不说话？
豆荚病愈出院，孙建涛和伙伴们继续去看

她。经过幼儿园阿姨和叔叔的照顾，一个学期过
去之后，豆荚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她开始和小伙
伴们一起做游戏，一起识字，一起唱歌，一起吃饭
睡觉。时常有豆荚的消息传到众人的耳目里：

豆荚会笑了。
豆荚会唱歌了。
豆荚会爱美了，她扎了两个朝天辫。
豆荚生日那天，孙建涛和志愿者们去看豆荚，

给豆荚买了新衣服、蛋糕和很多好吃的。众人为
她点起生日蜡烛，唱起生日祝福歌，豆荚被众人包
围着，鼓起嘴巴吹灭蜡烛的时候，她扭头看着孙建
涛，轻轻喊出了一声：爸爸。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随即所有人鼓掌欢呼
起来。

孙建涛听到豆荚喊的这一声爸爸，眼里热辣
辣的，他转身擦泪的时候，忽然觉得，为了豆荚的
幸福未来，他们的付出值得了……

闫阿姨读到这里，声音变得哽咽起来，小荞从
闫阿姨的哽咽声中回过神来，发觉自己的视线已
经模糊了，她抬手擦了一把眼，才发现自己的泪水
淌出来了。

小荞擦着眼泪，迟疑地触摸着闫阿姨的胳膊
说：闫阿姨，我有个请求，您能答应我吗？

闫阿姨说：你说吧。
小荞哭着说：我很久没喊妈妈了，闫阿姨，我

能喊您一声妈妈吗？
闫阿姨说：小荞，你喊吧，我答应。
小荞紧绷着哆嗦的嘴唇，泪眼汪汪地看着闫

阿姨：妈妈……
闫阿姨擦了一把眼，微笑着答应了一声，伸手

把小荞揽在了怀里。 （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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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

王山村位于大运河济宁段的南
岸，南邻彭子山。村里四百多人，王
姓居多。八十多岁的王世杰等老人
说，一部分王姓是山西洪洞县迁到此
地。

明朝隆庆年间，京杭大运河途
经长沟，有个不知来自何方名叫王
一山的人，见彭子山下地势开阔，土
石相间可建石灰窑，就搭个草房安
顿一家老小。烧石灰是王一山祖传
的绝活，他建了两座石灰窑，烧出来
的石灰光洁耐用，很受乡邻青睐，王
一山成了方圆百里人人熟知的名
字。

那时候，房屋或其他工程，都离
不开石灰。王一山凭借运河水路，生
意越做越大，石灰南下苏杭，北上京
畿，他有了十几座石灰窑。石灰的大
框上，都用毛笔写着“王一山制”，名
气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王一山家的房子，也成了气势恢
弘的瓦房，几进几出的大院子，树木
枝繁叶茂，骡马成群，家人进进出出。

王一山待人和善，有求必应，在
自家院子周围搭建一些简易的房屋，
收留逃荒要饭的穷人，还让他们在窑
厂做工，发给工钱，人人称他“王善
人”。时间久了，他周围的人多了，就
成了一个小村庄。久而久之，人们干
脆就称这里叫“王山”，或者“王家山
庄”。据 1926 年的《济宁县志卷之
二》载：“缙云乡·大长沟（地方）·王家
山庄”，指的就是这里。

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王一山
一家举家远离，不知去向。有人说
是财多易招祸患，人家隐退了；也有
人说，王家遭了强盗，逃难去了。不
管怎么说，王一山的石灰窑遗址还
在，位于现今村委会东南40米。另
外，在刘西村一座明朝观音堂记上
有清晰记载：“阴阳梁简等助绿 王
一山窑皿……曹成……庙主徐旺徐
洪”。可见，王一山确有此人。

王山村：
一个善人一个村

高爱国

地名杂坛

连载

又到一年大学生毕业季。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
制度之后，1977级、1978级两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
年。1982年，就像1978年一样，在我们国家的历史
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的元年，198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开展的一年。

1978年的年初和夏天，有两批有志青年经过
择优选拔，走进了全国各高等学府的大门；四年之
后的1982年，这两级学生大学毕业，分配到祖国
的各行各业工作。正像一年有两届大学生入校的
情景一样，一年又有两届大学生毕业，他们同属
1982届。自此以后，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
区分不同，1977年大学生入校后，大学毕业生通常
称为“级”而不再称“届”。

1977级、1978级两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
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较少，
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1978
级大学生也等同于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
于19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极少，
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
也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1978年，许多大
学扩大了招生专业和人数，不仅招生门类比较齐
全，招收的学生也有所增加。1977年全国招生
27.8万人，录取率4.1%，而1978年共录取学生40
万，录取率也仅为6.6%。

1977级、19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过
上山下乡、回乡，并经受过多种磨炼的群体，是一
个历尽艰辛终于改变命运的幸运群体，也是一个
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这是造就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此后非凡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两届大学生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
努力，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的专业，支撑着自
己的工作和业务，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中坚，他们

的努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与称赞。
在高考的引领下，中国社会不断涌现优秀人

才，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坚实的智力支撑。
在1977级和1978级这两级大学生中，不仅

有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涌现了两院院士及
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他们中既有刘震云、肖复
兴这样的著名作家，还有张艺谋、陈凯歌等著名的
电影艺术等专家。

TCL董事长李东生，1978年考入华南理工大
学，1982年毕业后开始创业，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张艺谋说，他上大学就是为了谋出路，而后他不仅
执导了《红高粱》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电影，还担任
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
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受到社会的广泛好
评和称赞，也受到了国家的通报表彰。肖复兴擦
着年龄的上限考进大学，刘震云的作品多次成为
高考试题。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是当时考
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险些丢掉高考资格。陈
凯歌在谈到高考的体会时动情地说：“没有高考，
就没有《霸王别姬》”。

1977级、1978级大学生，在入学之前，都有着
艰苦曲折的经历。正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他们
几乎以“自虐”的方式刻苦努力。就本人所在的山
东大学哲学系78级来讲，年龄最大的已30多岁，最
小的才17岁。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已结婚生子。

这部分人大多是1966届、67届、68届老三届
的学生。他们考入大学时，年龄偏大，且家庭负担
重。有的还是两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减轻家庭
负担，他们要求学校领导及系领导把本科改为专
科，以便提前两年毕业参加工作。经学校、系领导
做工作，说明机会来之不易，要克服暂时困难，坚持
下去。于是这部分同学也安下心来，更加刻苦的努
力，不辜负领导的关心。这些大年龄的同学星期天

不休息，平时很少逛街，夏天忍着蚊虫叮咬，在路灯
下背外语；冬天在教室里坚持学习到11点多钟。

生活的磨难、困苦给了同学们坚忍不拔的毅
力，曾经的苦难经历造就了他们顽强坚韧的性格，
历经沧桑和年龄较大的磨励，使他们养成了勇于担
当的品格。他们肩扛着责任，担负着使命，带着全
家老小的殷殷期望和对祖国的感恩，刻苦钻研、心
无旁骛，心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学好本领，报答祖
国，不负亲人。对他们而言，高考是青春的痛快淋
漓，而考后却是喜忧参半，两种情绪混合在一起，唯
有坚持到底，才不负韶华。他们感恩高考，刻苦奋
斗在当下，他们克服年龄偏大记忆力减退的劣势，
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理解力强的优势，如鱼得
水般地将自己的学习兴趣发挥到极致。经过四年
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学业，最后取得了优异成绩，终
于无愧地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977级和1978级作为两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毕业之际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大量人才之
际。我们哲学系78级80位同学分配大致分为三
类，一是未结婚、比较年轻优秀的学生被分配到中
央、国家有关部委机关工作；二是未婚的，年龄稍
大的一部分除考上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外，其余
的则分配到各高等院校和各大学担任教学研究工
作；三是结了婚，年龄偏大的学生一律分配到家乡
所在的地市重新安排。我们这些结了婚，年龄偏
大的同学很乐意分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目的是
为了一边工作，一边方便照顾家庭。当我兴高采
烈地准备回老家汶上报到时，负责分配的领导找
我谈话：别人都想留在济宁市区工作，你为什么偏
偏回汶上？第一你是党员，第二你是山大毕业，所
以组织决定把你留在济宁市区，党员要服从分配。

这样我被分配到济宁市职工教育办公室工
作。一年后，随着市委党校正规化办学的需要，我

调入市委党校担任哲学教员。由于专业对口，很
快的就在教学工作中得心应手。得益于比较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大学之前的工作经历，不太长的时
间，我成了教学骨干，担任了哲学教研室主任，承
担了党校所有班次的授课任务。

凭着对信念的执着追求，凭着不断充实完善
的专业知识，在党校十多年里，我与学员朝夕相
处，教学相长，情谊相随，紧张而幸福着，繁忙而快
乐着。在这里，我由青年迈入中年，完成了人生最
重要的蜕变，即由一名大学生成长为哲学教授，由
一名教师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山东大学，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校。毕
业40年来，我一刻也没忘记山大对我的培养和教
育，我的一言一行，也展示着山大人的风骨和精神。

山大的学子遍布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每一位
学子对母校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感激。哲学系
1978级同学每逢毕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
日子，都相约来到母校，看望师长，寻找过去求学
的记忆，寄托思念和敬仰之情。哲学系的同学们
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凡我在处，便是山大；有你
在时，那便是家”。

感谢亲爱的祖国，给了我们无比珍贵的大学
学习机会，给了我们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勇气。感
谢山大敬爱的师长，给了我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追求真理的本领。感谢亲爱的同学，给了我诸多
帮助和鼓励。而今天，地北天南、山左江右的同
学，仍每天用微信相互了解、相互温暖，传递友
情。四十载辛苦承一诺，留取心魂常相守。山东
大学，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家。 ■心飞扬 摄影

1982年，我们一起大学毕业
张新广


